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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大使：我们要在在这里向大家表示欢迎。  我们很高兴今天有关心人权问题的朋友们来

参加这次讨论会；我们也很高兴还有一些外交使团的代表今天也来出席会议。 特别重要

的，也令我们很感谢的是美国助理国务卿汤姆·马林诺夫斯基现在也在这里。他等一会儿

会给我们讲话。 
 
联合国全体会议于 1948 年 12 月 10 日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 两年后，全体会议指定十二

月十日为国际人权日。 自那时起，每年十二月十日人权日，联合国，政府，议会，人权

组织以及世界各国人民举行各种活动，就像我们正在国务院举行的这次会议那样，来纪念

十二月十日世界人权日。就像每年的人权日一样，诺贝尔奖今天早上在奥斯陆颁发。 
 
今天我们集中讨论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的人权问题是很合适的。在全球所有国家中，北韩

的人权记录是最差的。 一年或两年前， 经济学人杂志对 167 个国家就它们的人权记录作

了一次量化排名。 北韩是绝对的最后一名。今年，我们在针对北韩人权记录提出报告方

面有所进展。 今年，我们有联合国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它在一份广为传播的文件中得出

结论说，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犯有系统性的，广泛的和严重违反人权的行为， 其中某些

行为可能达到国际法中需要为危害人类罪所取证据的高标准。 
 
该报告公布后， 有 47 个成员国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三月份通过决议，强烈批评朝鲜人民

民主共和国，并呼吁将该国的人权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以及国际刑事法院。在 47 个成

员国中，有 30 个同意通过该决议，6 个反对，另有 11 个弃权。四月份，安理会举行了一

次非正式内部工作会议，与调查委员会成员和 15 个安理会成员国中参加那次会议的 13 个
成员国讨论了北韩人权问题。九月份，联合国大会在纽约举行了有国家首脑，各国外长参

加高层会议。 和这有关的是在此期间举行了一次专门讨论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人权问题

的会议。美国国务卿克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韩国和日本外长都出席了这

次会议。 参加会议的还有一位逃离北韩一个集中营的逃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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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三日 –  十一月， 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通过了一项批评北韩人权的决议， 并要求

将此问题提交安理会和国际刑事法院。有 111 个国家同意，19 个国家反对，55 个国家弃

权。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下星期将讨论这一决议。 我们预期会有相似的投票情况。 
 
上星期五， 包括美国在内的十个安理会成员国要求安理会举行正式会议讨论北韩人权问

题，并将此问题纳入安理会议事日程。我们期待安理会在本月晚些时候就北韩人权问题举

行会议。 
 
今天我们在这里纪念人权日之时，我们有幸能听到两位北韩人的讲话。他们在朝鲜人民民

主共和国亲身经历了那里的人权情况。 我们首先请朴延美讲话。朴小姐 2007 年逃离北

韩。她会给大家谈谈她自己的经历。她现在住在韩国，在汉城的东国大学上学。 
 
朴小姐：各位，你们好。谢谢你们邀请我来参加今天的讨论。我的名字是朴延美，我是

1993 年在惠山市出生。 我小时生活很优越。 我的家庭有很好的政治背景，家人都是朝鲜

工人党党员，所以我们在那个制度下有很多优越之处。 我住在惠山市，或者[听不清]平
壤。 即便我在年幼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些地方有很大的不同。 那里的人也不同。 惠山离

开中国边境很近，所以那里的人了解更多外面的世界，他们也更在意金钱和做生意。在我

成长的过程中，我看了好多电影，像俄罗斯电影，好莱坞，中国，甚至宝莱坞的电影。在

90 年代，这类媒体开始进入这个国家。 我甚至还和我家人经常看 WWF 职业摔跤比赛。 
[笑声] 他们都很喜欢看。 我以前总认为所有美国人都有这种肌肉。[笑声] 但是我想你们

这儿没有。[笑声] 是呀。 
 
助理国务卿汤姆 马林诺夫斯基:  等一等 
 
朴小姐：对，你们很明显没有。[笑声] 对。到 2002 年左右，我们开始看偷偷带进我们国

家的韩国电影。 我实在不能太…因为剧本里的人看起来很像我。 我们能够看这些电影是

因为我的家人有很好的关系，而且我妈过去也非法出售录像带。  
 
在北韩，生活越来越困难， 看这些电影能帮助我们摆脱苦难。 我记得在看过《漂亮女

人》后我就想要和茱莉亚 罗波茨一样。 但是， 在北韩， 政府甚至限制我穿什么衣服。 
所以，我就做[听不清]我要为他们穿的衣服。 
 
但是，到我九岁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惊人的事。  我一个朋友的母亲被警察抓起来，因为她

把一个录像带给另一个人看，给另一人看， 结果她在城里被当众枪决。  而我知道她是一

个很善良， 很顾家的人，是一个很平常的人。 她不像一个会设法破坏我们社会主义乐园

的人。 一开始，我们都很害怕， 但是过一阵我们又开始看电影了， 政府设法阻止我们，

但是他们实在不能--他们也都看这些电影。 
 
在我年轻的时候发生了一次饥荒，人们开始卖掉他们所有的东西。 这也是市场的开始。  
当政府停止提供配给时，每个人都得设法生存，甚至我父亲也是如此。他是一个政府官

员，可是连他也得有副业， 出售金属给中国。 我认为市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一旦为

自己经商，你就开始为自己着想，而这对一个极权主义的政府来说是很大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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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我的整个世界全部垮台了。 我的父亲，我心中的英雄，由于非法经商而被逮

捕，被送往[听不清]劳改营。他遭受毒打，他甚至不能自己上厕所。 由于我父亲的罪行， 
我们家成为打击目标，受到歧视。我们没有任何前途了。所以我就和我母亲一起逃往中

国。 我们原来去中国是为了找我姐姐，但是一到中国我们就遇到了一个中间人，他把我

们作为他的目标。 他要和我性交，当时我才 13 岁，但是他威胁我们，要是我们—我不和

他性交，他就要把我们送到—叫那里的警察。 我妈妈为了保护我而自己就让他强奸了。 
  
后来我爸爸也到中国来了。 他当时已经患有直肠癌，不久就去世了， 而我不得不在半夜

三点[听不清]埋葬他。 我父亲去世后，我母亲和我决定逃往蒙古。 我们一行共有五个

人。 我们走路，爬过戈壁沙漠，躲避中国警察，绑匪和野兽。  我们随着一个指南针走，

但是它后来坏了。 我们就跟着星星走向自由。 我们都带着刀子，我们准备要是要被送回

北韩的话，那我们就自杀。 我们恳求抓住我们的蒙古士兵不要把我们送回北韩。我们要

生活得像人一样。 
 
我们离开北韩后，我们的亲戚们因为我们而受到惩罚。 有的被解雇，另一些人受到盘问

和折磨。 但是，我们能够和他们联系，有些现在仍然在北韩。 他们可以通过中国的手机

和我们通话，这些手机是为那个地区偷送到北韩的。  我们也通过经纪人网络寄钱给他

们。我们一般每年寄五千或六千美元。 
 
通过和最近逃亡者的谈话，我能够看到北韩每年在不断地改变人们的生活。我对我的国家

抱有希望，因为我相信我们这一代是处于北韩转折点的一代。  我们是在一个和我父母一

代非常不同的时期成长的。  我们有市场和外国媒体，所以我们不那么忠诚， 我们更倾向

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 我们对外界也非常好奇。  我想我们可以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为

北韩人民，特别是年轻人，提供更多的信息和媒体，使他们了解外面的世界，知道不同的

理念。  我还想我们需要做更多工作，不仅保护在中国的北韩人（1236）， 而且特别要保

护北韩妇女。 
 
有许多这样的妇女被出卖和遭虐待，有的时候被几个男人糟蹋。  这些人把她们像动物一

样对待。 没有妇女应该遭受这样的待遇。 但是，谁来保护她们？ 谁会把她们从这种不公

正的环境中拯救出来？ 
 
今天是人权日， 是庆祝这个基本宣言的日子，各地人民，无论在哪里生活，都有权享受

人权。 我认为这是美好的理想，但要是我们要它真正具有某种意义的话， 那我们就得采

取行动。 我们想念那些被剥夺基本权利的人们。  我确实相信我们大家都有机会来帮助北

韩做出变化，并向外开放。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北韩人民才能最终得到他们应有的生

活。谢谢。 [掌声] 
 
金大使：非常感谢你，朴延美。 现在我们有机会来听听金约瑟的讲话，他是 2006 年离开

北韩的。约瑟。 
 
金先生：我有点紧张，不过我会尽力的。 各位，你们好。 非常谢谢给我这个机会来和你

们分享我的故事。从某方面来说，这是一个负担，因为这不仅是我的故事，而是几百万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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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人如今身处之境。 我是 1990 年出生在靠近这个省—离中国边境很近的咸镜北道。  尽
管我的家庭不断在贫苦中挣扎，但是我家人很爱我，也很关怀我， 因为我是一个独子， 
也是家中两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  几年后， 北韩发生了严重饥荒。 有些日子，我和姐姐

一早五点就出去找柴火，直到半夜才回家。  我在街上到处找东西吃。 我记得有一次见到

一个母亲背着的小孩在吃薯片，我就想去偷。 
 
饥饿让人感到羞耻。 饥饿使人感到绝望。  我九岁生日时，我父母没能给我任何东西吃。 
即便我当时还是个孩子，我也可以感到他们心中的快乐。 
   
这次 饥荒是政府的政策所引起的。  我知道，尽管韩国有相似的气候和地理条件，但是他

们没有类似的饥荒。 想到那么多人不得不受苦饿死真是非常悲伤的，而他们没有必要遭

受如此痛苦。  但是，就是在今天， 北韩政府的限制使得人民生活在贫穷中， 而这种经济

压迫是严重违反人权的，对许多像我这样的人带来了可怕的后果。 
 
2002 年， 当我 12 岁的时候，我父亲死于饥饿。 我眼看父亲逐渐衰弱，走向死亡。在他

去世后，我家的生活变得更加困难。同一年， 我母亲和我姐姐去中国找食物和钱，把它

们带回来。我那时还很年轻天真。我根本没有想过他们可能—他们可能再也回不来了。 
另外，我和我姐姐从来没有分开过， 我总是想我们会永远在一起的。  所以，在她离开的

时候，我都没有好好和她说再见，也没有拥抱她。我想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之一。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我姐姐。  
 
几个月后，我母亲在中国被捕，被送回来，但我姐姐没有回来。 我想中国的情况比她想

象的更困难，所以她感到没有更多的选择。 我姐姐被卖给一个男人。 这样做是因为我母

亲认为这样她可以生活得更好，比回北韩更好。 今天我是第一次公开讲这事，主要是怕

人们会对我母亲这样做产生不好的看法。  但是，我认识到这是我经历中的一个重要部

分。 我希望借此来说明那里的生活是多么困难和绝望， 多少北韩母亲被迫作出这种痛心

的决定。 
 
所以， 我就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孤儿。 我每天的生活变得非常艰难，但是倒也很简单。  
我的目的是从垃圾箱里找到一片很脏的面包。可是，这样很难生存。  有时我做一些小工

来换取食物。 一个冬天，我甚至在地下 33 米深的一个煤矿工作了两个月，在没有任何保

护设施的情况下每天工作十个多小时。 当我由于太冷和饥饿而无法入睡的时候，我就希

望我姐姐明早能带着我喜爱的食品回来。 这种希望从某种程度来说使我生存下去。  每天

我告诉自己，不管情况如何艰难，我必须活下去。 
 
我认识到这样下去我很难生存，所以我决定去中国找我姐姐。 我知道这旅程是很危险

的，但是我怎么做也都是危险。 我可能会像我父亲那样在北韩死于饥饿，或者我至少可

以逃往中国，设法寻找更好的生活。 
 
我是二月十五日到中国的。 我以为在那里日子会容易得多，因为那里有更多的食品。 可
是在中国生活要比在北韩生活更困难，因为我没有自由。 我总是担心会被抓，然后被送

回去。 可是，几个月后出现了奇迹。 我遇到一个为在中国的北韩逃亡者经办地下庇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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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 从此我就顿顿有饭吃，这是我许多年来的第一次。 就在那一年，那年的下半年， 
在一个活动人士的帮助下，我离开了中国，以难民身份来到美国。 
 
我对美国政府永远表示感谢。 今天在场的人们当中，就可能有人曾经在为像我这样的北

韩难民提供机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仅使我们在美国得到重新安顿， 而且让我们

体会到自由的真正意义。 对我来说，自由就意味着能够想象你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我

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而且确实有机会实现这个目标。 
  
自来到这里后， 有的时候会感到很困难，因为我来这个国家的时候几乎一个英文字都不

识。 我以前以为所有赛百味三明治店都是由地下铁列车联系在一起的。 现在想起来觉得

真是可笑。[笑声] 可是，你们可以想象我得学多少东西呀。 我到美国已经大约八年，几

乎八年了。  我现在在纽约上大学。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谁——我是从哪里来的，也不知道

我的经历。 当我想到我现在过着如此正常的生活，我不能不想起我的一些朋友， 他们也

失去了家人—这些朋友过去和我一起睡在北韩街上。 我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里，今天在

做什么。 
 
虽然我的生活是完全改变了，可是北韩人民仍然面临很大的困难，经济困难和政治压迫。  
但是，我希望你们知道，即便如此，北韩人民是坚强的，有抵抗力的，他们能克服这些挑

战。  就在这一时刻， 他们还正在为生存艰苦奋斗。 他们抱有希望，他们没有放弃他们的

生命或拥有一个更好未来的可能性。 可是，我知道，单纯希望是不够的。 许多人一路帮

助我，使我能有今天，我相信在你们的帮助下，我们也能使他们实现更好未来的希望。 
 
我知道北韩问题对美国政府来说是困难的，但是请不要忘却我们的故事。 谢谢你们今天

到这里来听我的故事。[掌声] 
 
金大使： 我可以向约瑟保证， 我想我们当中没有人会忘掉他的故事，以及他为了今天能

在美国而经历的一切。  你要回答问题吗？ 
 
助理国务卿马林诺夫斯基： 是的。 首先， 谢谢你们两位和我们分享你们的故事，也感谢

你们的坚强和不屈不挠的精神，更主要的是你们要求采取行动的呼吁。在整个会议结束前

我会说几句话， 但是我要—我们要你们大家以及在座的听众一个机会提出问题或者发表

你们可能有的观点。 我想我们在两边都有麦克风。 我先请你们当中最勇敢的，然后每个

人都可以到这儿来，参加讨论。 
 
我们这里有一人。  你是否要—我们有手持的麦克风吗， 要是谁—对。 
 
问题：非常感谢你们。 谢谢你们来这里分享你们的故事。 我想会有很多问题，但是我只

提一个问题。 在美国，我们听到你们的故事，很明显我们很关心你们以及北韩正在发的

事。 作为美国公民，我们能做些什么来设法帮助北韩人民？  对这个问题我非常感兴趣，

这个问题也是向你们两位提的。 谢谢。 
 
金先生：首先，谢谢你提出这个问题。 我认为你有很多方法来帮助北韩人民。 就我的经

验来说，现在还有很多北韩人躲在中国，他们迫切需要外界帮助。 我想，第一步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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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你这样，来参加这样的活动，第一步必须是了解这个问题。  我很高兴这些活动越来越

多了。 就采取行动来说， 我想现在你可以有很多渠道利用英特网—例如北韩自由网站

（Liberty in North Korea link）就是一个帮助拯救北韩逃亡者的组织。实际上，我是这个

组织的网站建立后第一个被拯救的。 所以，这是你能帮助的一个方面。 我肯定朴延美和

金大使也能介绍更详细的步骤。 
 
朴小姐：行，这确实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但是，我想首先你必须知道你是谁，你能

做什么—你有什么技能。 要是你是一个很有钱的人，那你很明显能把人从中国救出来。   
要是你是一个技术人员，你操作电脑很熟练，那你就能设法如何把信息送入北韩。要是你

是一个学生，而你现在没有什么能做的，那你可以和你的朋友开始一个筹资活动， 或
者，要是你什么也没有，那你至少可以告诉你的朋友们北韩在发生些什么事。所以，这基

本上取决于你是谁—你有什么技能。 
 
对， 因为有志者，事竟成。 如果你真正有心，我肯定你会—所有人，每个人，我们每个

人都能找到帮助北韩人的途径。 如果你在这方面还有问题，会后来和我单独谈。谢谢你

提的问题。 
 
助理国务卿马林诺夫斯基: 谢谢。  那边。 
 
问题： 约瑟和延美， 你们好。 谢谢和我们分享你们的经历， 特别是约瑟。 你今天讲的

一些内容我以前是不知道的， 所以我非常感动。 谢谢你讲给我们听。 我想谈谈稍微轻松

一些的内容。 我们都知道，《刺杀金正恩》这部电影即将上映。 有很多新闻报道，因为

索尼遭黑客攻击的事不断有新闻报道。延美，你的故事是关于看了许多像《泰坦尼克号》

和其他电影，对你很有影响。 我的问题是：这部电影，要是它能通过 U 盘或录像带或不

管什么形式传到了北韩人手里，当北韩人看到——假如金正恩的头在电影中爆炸，要是他

们看到类似情况，这部电影是否会引起一些变化，特别是在年轻人中？ 我知道这部电影

中的幽默，考虑到是哪些演员演的，对那些可能会看这部电影的孩子来说也许不合适。可

是，媒体和电影在改变北韩人民想法方面具有很重要的作用。 
 
所以，我不知道你们对这部即将上映的电影有什么看法， 因为我接触过的许多逃亡者都

很想看这部电影。 很不幸的是韩国不会放映这电影。 许多组织和逃亡者都在设法获得这

电影，然后送到北韩去。这是可能做到的。 这就是我对约瑟和朴延美提出的问题。 
 
最后我要说的是： 我知道朴延美和约瑟以及其他许多逃亡者，但是特别是朴延美，有人

在网上通过脸谱，推特和其他渠道恶毒地攻击你们。 我知道这些，因为我在脸谱上和一

些攻击你的人论战。 但是我要鼓励你不要放弃希望，也不要让这些人使你气馁。 你们跨

越河流来寻找自由， 所以不管这些网上的白痴在脸谱或推特上说什么，你们不要受他们

的影响。  所以，不断地发表讲话， 继续替那些无声者发言。 我也会不断在脸谱上发表意

见。 金正恩即将死亡。  谢谢你们。 
 
助理国务卿马林诺夫斯基： 你们要对此发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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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小姐： 谢谢你。  对你提的第一个问题， 我还没有看过这部电影。 要是北韩人看到这

电影的话，那肯定会在那里引起很大的震惊。 即便有些人认为或[听不清]崇拜亲爱领袖， 
即便他们认为金正恩是 [听不清]被挑选出来的神，但是一旦他们看到有人设法杀死他， 
开他们的玩笑，他们就会说，“哟， 他们怎么敢想做这样的事？ ”我想年轻人会真的感到

吃惊。 但是我们得看这事会怎样发展。 由于我还没看过这电影，所以很明显很难说。 
 
至于第二个问题， 我真是非常感谢你，因为我来这里之前看到关于我的一篇很长的文

章。 我感到，要 说北韩的情况好像不那么糟糕，那是在欺骗。 但是你说得对，[听不清] 
写关于北韩情况的文章。 很明显，北韩政府把我列入了他们的黑名单，试图， 对，试图

阻止我讲实话，讲关于我国人民的话。  让人相信北韩真在发生的事确实是困难的，很多

人也在谈论这个问题。 但是，非常谢谢你。  对， 谢谢 [听不清]。 是的，这确实很难—

这是我所能说的。  但是，在这里的人，我们是和他们站在一起的， 我们也将永远说实

话。 最终，当北韩向外开放时，我们就能看到真实的情况，那里发生了什么，北韩人经

历了一些什么事。 谢谢你。 
 
金先生：我在北韩时从来没有机会看外国电影， 所以我无法真正讲我自己的体验。 但是

我可以推想。 比如说， 当我是—决定离开北韩时， 最大的吸引力或推动我冒生命危险的

动力是我知道中国有更多的食品—[电话铃声] —对不起。 [笑声） 我在北韩时没有这个，

所以—[笑声] —我—即便中国有更多食品这小小的事实也成了大事—足以让我冒生命危

险。 所以要是有更多的事实， 这种信息能够改变一些人的生命，就象我的那样。 我肯

定， 一部电影—不仅仅是那部电影，任何能进入北韩的信息都能帮助打开北韩人的眼

睛。 我希望这一天能早日来临。 
 
另外， 我个人要为你在这个问题上提供道义支持表示感谢。 我也很欣赏你在脸谱网上发

表的文章。请为了这个事业，为了我们继续战斗。 谢谢。 
 
问题： 谢谢你今天再次来参加会议。 我从你们的讲话中得到的印象是你因为饥饿而离开

北韩，那是物质方面的需要。 这使我想到他们在洗脑，让人们崇拜政府亲爱领袖方面产

生多大的影响。 这些是不是在改变？ 
 
金先生：首先，我那时不知道我是在被洗脑， 所以——但是现在想起来， 我当时的生活

真是[听不清] —对不起， 我现在非常紧张。 能不能请你重复一遍你的问题？  我真是— 
 
问题：这个简单的问题就是： 我刚才听到，一些来自西方有关西方究竟是什么样的信息

透露到了北韩，所以这个问题就是： 那个社会有多封闭？ 洗脑， 政府关于亲爱领袖的信

息起多大作用？ 这些都在改变吗？ 北韩人民是否在有关西方和他们自己政府方面获得更

好的信息？ 
 
金先生：是的， 谢谢你的大度，给我重复了这个问题。从我最近从逃亡者那里听到的消

息以及和朴延美的谈话， 北韩似乎正在变化。社会，政治和经济从某些方面正在变化。 
我想外国电影和信息有所帮助， 它们是—他们在使北韩人民变得更加独立方面增添了动

力。 所以，我相信这有巨大作用，一个伟大的运动正在发生。 我相信， 也希望这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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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继续变得更加有力。 我也希望这种洗脑和宣传所起的影响能够通过观看和与外国新闻

多接触而被清洗干净。 
 
希望我正确地回答了你的问题。 
 
问题：谢谢你。 
 
朴小姐： 是的，谢谢你提的问题。 我想北韩的洗脑仍然在起作用，我个人，我自己也受

到影响。 即便我逃离了北韩，即便我在韩国那个自由国家时， 我仍然相信北韩的独裁者

金正日能知道我在想什么。 这和我自己是矛盾的， 因为我看这些电影，像“泰坦尼克号”
和“007”， 我真正的—虽然这些电影 [听不清] 文化，直接以及自由。 可是，在另一个方

面，我仍然相信金的领导权力。 我就是不懂这怎么可能。   
  
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长期的事，但是北韩显然一直在变化，而变化还在进行中。二十多年

来，外国媒体进入了这个国家， 特别是年青人， 他们—他们正在大量地吸收这些文化，

他们是—他们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但是他们正在不听从政府。 他们戴项链，染他们的

头发，唱那些歌，爱情歌曲， 嬉哈歌曲， 韩国流行音乐—他们为韩流而疯狂。  他们不知

道这是否像—他们不知道这是否就是不再崇拜政府，但是他们就在那么做，这就是不服

从。 
 
但是对北韩来说 [听不清]是个大事，因为北韩以前不是这样的。 即便在我父母那一代， 
尽管他们承受痛苦，但是他们很高兴，因为他们—他们认为政府也是在为他们工作。可

是，我们这一代就更加个人主义，我们更关心自己。 我们不知道—老实说，我从来不想

到大范围的经济，政治，民主。 我们不知道这些事。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要戴项链，我

们要唱我们要唱的歌曲。 我想这是开始的一步，开始的阶段，北韩正在年青人当中从这

里开始变化。  
 
我确实看到变化是真正的在 [听不清]，它将来会变得越来越大。 我希望我回答了你的问

题。 
 
问题：非常好，谢谢你。 
 
朴小姐：谢谢你。 
 
问题：非常感谢你们来参加会议。 我认为能听到你们的经历是很好的。 我认为你们今天

来讲话是很勇敢的。 我想知道你们面临过哪些困难，在你们到达安全和自由的环境后又

是如何应付的？ 
 
朴小姐： 我首先遇到的困难是当我从蒙古飞抵这里的一个机场的时候。 这是我第一天到

这里。 然后我去洗手间，这也是第一次。这是我首先遇到的难题。 我不知道在洗手间里

要做什么。 比如说，我该洗手吗？  为什么这里的手纸那么讲究？  我对这新的世界一无

所知。 我刚到这里，都说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那你将来要做什么呢？ 你喜欢做什么

呢？ 你喜欢什么？ 你要住在哪里？  你要到哪里去？ 我当时只是—不能—你为什么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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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问题？ 在北韩，我从来没有自己无拘束的愿望，而这正是真正困难的方面—也就是

我得做出选择。  他们在问我，我说我无所谓，你们告诉我现在要做什么：穿什么，去哪

里就行 。 这方面是很困难的。另外一个问题是适应。 在韩国，韩国对北韩人不是太开放

的，那里大多数人都歧视我们，他们认为我们很—我们不了解韩国社会，也没有太努力去

了解，因为我们是从社会主义国家来的，他们有成见。 
 
我觉得那个社会把我们看成是非常不同的人。他们不把我们看成是和他们同样的人。这确

实是我首次遇到的极其困难的事。 
 
金先生：对我来说，最困难的很明显是文化差异，语言障碍，甚至思想意识。 我想最难

的是自己要学会批评性思维的技能，因为从某方面来说—特别是在学术领域，从来没有人

教我要对已经提供的任何东西提出批评。 这是最困难的。  以及一—我怎么克服这些挑战

的呢？ 我认为我来美国时年纪比较小，在适应语言和文化，同化和接受新文化方面可能

比大多数或许多来的时候年纪大一些的逃亡者更容易一些。另外，我被送到美国的公立学

校，这从某方面来说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我比较年轻，制定的政策在某方面来说也是让

我成功的，甚至我能去上学，这些可能都是帮助我克服困难的工具。 
 
朴小姐：我就是想—对不起，我没有—我想我没有回答你的问题。对此我要谢谢你。我

不知道我是如何应对我面临过的这些困难的， 就像我看韩流，在中国看的更多。 但是，

最近我开始公开发表讲话了。 说实话，我从来不知道人们关心这个问题。 我以为没有人

在乎我们的问题。 即便我在那沙漠时， 最悲惨的是即便我死在那里也没有人来关心我的

生命。 然后我—我第一次讲话—我想那是在某个国家，另一个国家，人们和我一起流

泪。我当时想，他们怎么也会关心这个问题？ 为什么他们做出反应要送—为什么他们说

他们关心北韩人民？ 
 
然后， 北韩政府把我纳入黑名单。 我的侦探员告诉我，“你可能被暗杀—要是你继续说金

正恩是个罪犯，我们就不能保护你。” 所以我看到大家是关心这个问题的。我想现在我可

以高兴地死去，因为我想这里是有人道的，我想这里有正义，这里也有同情心。所以我想

这—所有的人都关心，都有同情心，这使我感到我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即便我出生在北

韩，即便我经历了那一切。 所以，感谢你们的一切—关怀和同情。 非常感谢。 谢谢你

们。 
 
助理国务卿马林诺夫斯基： 我们再—让我们再回答这两个问题。 很不幸，我想我们只有

这点时间了。 
 
QUESTION:  行， 我会说得快一点。 我真的要感谢你们今天来这里和我们讲话。 听你们

这些故事实在是，我的意思是，是很悲惨的，也确实使我很感动和同情。 但是，听了你

们的讲话也使我产生希望，因为我知道这里有很善谈，很有才智的年轻人，我认为他们在

某个水平上—在一个很有深度的水平上懂得我们在朝鲜问题上所面临的挑战。所以我要鼓

励你们继续把你们的经历告诉大家。 
我是来自得克萨斯州的泰勒市。 我可以告诉你们得州泰勒市的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北韩在

地图上什么地方。 我是说，那只是一个来自泰勒的人说的，行吧？  但是我们需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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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知道，因为美国人有时，我们是—我们有时生活在真空里。 我们抱怨我们这第一

世界里的问题，但是许多人真正需要帮助，他们有实际的困难和实在的问题，可是他们没

有人为他们的权益说话。 就像你们所说的，就听约瑟金的讲话就知道，有时你们甚至不

知道你们是处于一个需要有人为你们声张权益的地位。所以你们就是那些无声的人们的声

音，为此我表示赞赏。 
 
我认为， 年青人是一个社会变化的媒介。 这是我坚信的事情之一，所以我很赞赏你们的

热情。 我的问题是：如果我们有一个魔术球， 我们可以许一个愿，我们希望北韩会向外

开放，人们都能得到新闻，享受自由和解放，如果北韩现在就打开大门，你们会回去吗？ 
要是你们现在不回去，那你们需要在具备什么条件下才回去？ 谢谢。 
 
朴小姐： 这很难说。有时我梦见北韩，我总是在设法逃脱。当我醒来时，我非常感谢我

现在不再那地狱里。 这显示我是多么地要逃离那地狱—那不是一个国家。 可是，我仍然

想念北韩。 我不想念那制度，可是我想那里的人民。因为人们生活在那个国家，他们是

同样的人。 所以，一旦那天来到，我确实要回去，去看我的家人，去看我的朋友们。 但
如果北韩把我看作是一个罪犯，我回去他们会立即杀害我。 所以，就像你说的，北韩应

该被解放，那里有公正，不像现在这样。 我想要是那一天来到， 我非常愿意回去，去看

—对，去看所有北韩人。 
 
金先生： 我再补充一点。 当我在高中上非母语英语课的时候，我的老师问我们，“要是你

哪一天能有机会掌握魔法，那将是什么魔法呢？” 我回答说我要成为一个别人看不见的, 
隐身的人。 为什么要这样，我说，因为那样，即便北韩在一两天内不向外开放，我也可

以偷偷地进入北韩，使我能看到我的朋友们，那些年青时和我一起在球场踢足球玩的朋友

们，看到我们在炎热的夏天游泳的河流。 
 
所以，对你的问题，我的回答是，对， 我非常愿意回去，要是能保证我的生命没有危

险，但是就目前来说，你可以想象我是不能去的。 你谈到了魔法。 对，我知道对这些问

题来说没有灵丹妙药， 但是我相信，我们共同渴望变化的意志和欲望要比任何你能想象

的魔法更强有力。 我非常感谢你， 哪怕是提一个问题，并从精神或其他任何方面给于我

们的支持。 这是非常巨大的支持，我很感谢。 我是一个美国公民，但也是一个北韩人。 
十分感谢。 
 
问题： 非常感谢你们来和我们分享你们的经历。 我想问的是，就北韩在许多方面对中国

的依赖，以及中国在你们本身逃亡过程中的重要性，如果你们能和中国领导人谈话，在让

中国如何使用他们对北韩的影响力，或甚至仅仅承认难民，不把他们送回北韩方面，你们

会要求他们怎么做？ 
 
金先生： 我觉得类似这样的问题， 金大使能回答。 [笑声] 
 
问题：[没有开麦克风] 
 
金先生：不，我只是要告诉大家我不是这些政策的专家。其次，我根本不知道中国的政

策是什么。我是说，我知道它们是什么样，但是我还没有到可以懂得和消化它们含义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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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至于你的问题，我的回答是，如果我有一天遇到一些中国领导人，我会问一些非常基

本的问题—或者我会要求他们停止把北韩难民送回去，因为，我的意思是，归根到底，我

就是觉得那样做是不对的。我不知道他们的政策是什么，但是他们正在违反基本人权。所

以，我希望，我也会设法要求他们停止这样做，停止他们的行动。我想这就是我的问题。 
 
朴小姐：我到韩国后就参加了高中同等学历的的考试（GED），我想大约是三年前。我

听到[听不清] 和朝鲜人权奖。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所以什么是人权？ 它们好像是，“包括

太多东西。” 究竟什么是人权呢？之后，我对别人说我还是不懂。我就查字典，字典说那

是宇宙，是上帝，是上天给我们的，没有人能够剥夺我们的人权。 所以，这就是人权。

后来他们又告诉我，所有人都是同等的。我从来都不知道这些，因为北韩的阶级制度—政

府把人们分成三种阶级。我就是不能相信那些。我出生时就有人权，因为我是一个人。 
 
而中国的做法是－我不想找任何麻烦，但是我要代表我的人民说，那实在是犯罪。他们不

能这样做的。我们是政治难民，要是我们回到北韩，谁都知道我们会被惩罚，处决或监

禁。而中国—中国政府有多强大？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有多强大？ 他们—没有人，没有

政府能剥夺我们的权利，因为我是一个人，北韩人也都是人。  
 
所以要是我们能确保那些，我想他们就不能那样做。我真想要告诉他们，“让我来教你们

什么是人权的定义－就在这里。”然后我就要说关于这个问题，那是非常清楚的。我们不

必谈什么政策，因为政策和任何东西都是我们做的，人做的，但是为什么对人来说是那么

难呢？ 他们正在那里死去，他们在受苦，他们在为自由而死。为什么他们享受权利有那

么难？ 多少人要为此而死呀？ 对不起。 
 
助理国务卿马林诺夫斯基：朴延美和约瑟，谢谢你们来到这里，告诉我们—在我所听到

的讲话中，他们这两个讲话可能是捍卫人权最有力的讲话。而这样的讲话是来自一个禁止

人们有这个想法，不许讨论和获取人权知识的国家。我想这证实了你刚才说的—这是我们

生来就有的权利。没有人给我们的，而是自然就有的。 
  
今天是人权日，我们选择把重点放在北韩是有道理的：因为，我想，这一贯是对致力于这

一事业的任何人的最大考验，对那些要在全世界推广人权的任何人的最严重的挑战，也许

也是对我们信念的最大考验，也就是我们相信我们有能力改变遭受那种恐怖的地方。 
 
然而，我想，就像我们今天听到的，即便在那些多年来似乎如此顽固，如此抵制改变的地

方，它们也不经一击。就像朴延美所说的，一旦你开始为自己经商，你就开始为自己着

想。就那么一点你—开始在市场出售某些东西，那你就成为极权政权的威胁，想法由此而

生，从而开始了政府无法阻挡的进程。 
 
约瑟，朴延美，这是我第一次和你们见面。但是，约瑟，当你在我们会议开始前走进我办

公室的时候，我意识到我以前见过你，在你刚到美国的时候，那时你不会讲英语。[笑声] 
然后我—你说，鲍伯,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其实，我没有忘记你；我在多次讲话中谈到过

你的故事，因为那是非常难忘的。 我记得的是，首先，当然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悲惨和

艰难的故事。但是，我从中得到的是，要是这个年轻人能够经历那一切，看到那些我们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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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想象的东西，而现在能健康，完整地从中走出来，准备开始新生活，那么每个在北韩的

人都有可能做到。你说，你的故事是北韩千百万人的故事。我想，我希望这是真的，也可

以是真的，因为你的故事已经证实了。我不想说这是结束，因为这实在只是一个开端。看

看你现在的情况，看看你完成了多少工作，我想北韩每个人都能有这样的未来。 
 
现在回过头去谈谈外交政策以及我们这里的工作。我可以告诉你们，克里国务卿要我和金

大使继续这方面的压力。你们大概注意到我们现在在更多地谈论北韩的人权问题，并设法

做更多工作。我们老板给我们的任务是要持续，加强并做更多工作。我们会这样做的。你

们知道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这会获得批准。这方面会得到更多重视。在韩国还要设立一个

办公室，记录在北韩犯下的每一件罪行。你们也知道联合国全体会议通过的决议，我们是

支持的。这个决议已经提交到联合国安理会。不久将举行会议，这也会获得批准；它将永

远列入安理会的日程，直到没有必要时。这意味着我们和其他国家可以在必要时提出这个

问题，就像我们在发生事件，需要我们提出核问题时一样。我们也会这样做的。 
  
我们将尽一切所能来传播我们所有的信息，我们也在搜集北韩正在发生的事。你们在那银

幕上看到的，你们也能在我们的网站 humanright.gov 上看到。今天和今后七天，我们每天

都要强调我们有关北韩劳改营中一些营地的所有信息，包括视觉图象，还有通过不同渠道

而来的营地信息。这样做的目的是告诉那些营地司令和高级将领以及各部门官员，一直到

最高层，告诉他们我们看到这些。我们看到了你。我们知道你是谁。我们知道你在做什

么。你无法再躲藏了。 
  
这很有意思。北韩政府也知道羞耻，因为他们否认这一切。这就告诉我，他们在某种程度

上也知道那是错误的，要是我们知道，将来对他们来说可能是危险的。我们要告诉他们的

就是我们知道，现在已经太晚了，你无法躲藏了。对那些个人我们要说的是，不要参与这

些事，因为某一天朝鲜半岛会发生变化，而我们知道你的名字，所以你要是知道什么将来

对你有好处，就不要参与那些事。 
 
我们也将继续设法给北韩人民传送信息，不管是有关人权方面的信息，还是在跨越大西洋

的一艘沉船上陷入热恋的故事[笑声] —或开一个领导人的玩笑，或者其它任何事，因为所

有这些都是关于正常生活的故事，而人们要的就是要过正常的生活。这会引起改变，就像

我们今天所听到的。 
 
我所能说的就是某一天，北韩人们会获得自由。这是不可避免的。不管我们做不做工作，

这总是会发生的。朝鲜半岛将会统一。而我们的目的是尽我们一切所能来加速这个进程，

使之能更早实现。我们还要确保，不管什么时候真正发生了，我们就已经有所准备，并有

尽可能多的北韩人以及从北韩出来的人准备回去帮助那个国家恢复正常生活，而不必成为

一个隐身的人。 
 
谢谢你们。谢谢大家来参加会议。[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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